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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6日，中国共产
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
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
在武汉与世长辞，享年99岁。

黄老是真正的国家瑰宝，是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的民族英雄。今朝离去，举国举
城缅怀，这是黄老当得的哀荣。
黄老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贡
献，终身报国而无怨无悔的精
神，将永垂青史，烛照后人。

中华民族近 100 年，是从
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
100年。黄老的一生，与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是民
族赤子，经历过民族蒙辱、人民
蒙难，毅然弃医从船，誓用热血
铸就国之重器，保卫国家。他
是共和国脊梁，隐姓埋名大半
生，为国家甘做沉默的砥柱。
他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科学家，
在深潜实验中，年过花甲而义
无反顾，随潜艇深潜至极限。
他也是年轻科学工作者的引路
人、培养者，中国核潜艇研制后
继有人，他功不可没。

城市有幸，黄老一生中工
作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就在
武汉。走在武汉大街小巷，抬
眼可见黄老大幅宣传照，许多
人在照片和简介前驻足。质
朴、和蔼的老人像一盏明灯，默
默守护着山河安澜，万家灯
火。所有人都明白，有了“国之
重器”，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就
有了更坚实的屏障。

以身许国，至诚报国，黄老
是科学家精神的卓绝代表。人
们很难想象，在没有计算机，也
没有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以黄
旭华为代表的科学家，如何靠
着算盘、玩具模型和纸笔设计
出核潜艇的；但人人都能想象，
隐姓埋名三十多年，甚至连亲
生父母也不能知情、不能团聚
的人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伟
大的抉择。黄老平时连外出理
发的时间都舍不得挤出来，但
他却甘愿将漫长的大半生置于
默默无声处，消隐在功名之外
——这需要何等博大的胸怀、
热烈的追求和坚定的信仰。黄
老把一生献给了大海，大海宽
阔深沉，在他心里有着比大海
更深沉的情感，那就是对祖国
炽热的爱。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
中国人历来讲“精忠报国”，苟利
国家，生死可付，不避祸福。而
黄老那一代中国人，对爱国又有
着至深至坚的醒悟。黄老成长
于民族救亡图存的年代，亲历过
山河破碎下人民的痛苦。“以身
报国，为国图强”成为他少年时
种下的火种，也成为他一生精神
世界中永不熄灭的火。他自己
曾说，年过九旬，热血不冷。正
是这样的大爱，让他从危亡中奋
起，于贫弱中图强，在逆境中砥
砺，将漫长的无声奋斗踏出铿锵
的强国之音。

黄老留给我们的财富，不只
是“国之重器”的大跨步飞跃，更
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一个
胸怀祖国的科学家永不熄灭的
精神之火。在无比接近民族复
兴的时代，在中国人昂首挺胸走
自己路的时代，我们更加尊敬和
感佩黄老。今天，无数中国人正
在强国复兴的道路上，满腔热
血，挺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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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黄旭华

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2019年9月29日，黄旭华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发言

■长江日报记者胡孙华 张维纳 占思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全
国道德模范，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
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原
所长、党委书记（代理）、名誉所长黄旭华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
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2月7日，黄旭华的
名字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如潮追思。

随着黄旭华的离去，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
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已全部辞世。

他们用一生铸就的“深海长城”，成为守护
国家安全的钢铁屏障。而他们留下来的“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
艇精神，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

作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科研者，用
算盘、磅秤、玩具模型造出国防利器，打
破科技封锁，他说凭的是强烈的爱国心
和民族自尊心

2 月 7 日，为黄旭华写传记的作者王艳明
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他的心始终牵挂核潜
艇，经常会对着核潜艇发呆，和他聊天，他三句
话离不开核潜艇。”

时间拉回到1954年，美国第一艘核潜艇下
水，世界军事格局为之一变。对于大国而言，
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1956年，党中
央发出“向科技进军”的号召。1958年，中国启
动核潜艇研制工程。面对外国的技术封锁，毛
泽东同志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那一年，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
室潜艇科科长、年仅32岁的黄旭华接通知到北
京开会。他没带什么行李，想着很快就可以回
来。上海家中，大女儿黄燕妮不到一周岁。报
到那一刻，黄旭华才知道，要参与新中国核潜
艇研制。

当时，“09”工程研制团队共29人，平均年
龄不到30岁。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研制核潜
艇谈何容易。没有条件，怎么办？“我们提出

‘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一时没有马，
那就先骑驴上路，边走边找，如果连驴也没有，
那就迈开双腿上路，争取时间，绝不等待。”黄
旭华回忆说，同事们大海捞针般从国外的新闻
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仔细甄别
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后来，有人从美国带回来一个核潜艇儿童
玩具模型，黄旭华他们如获至宝。研究者们把
玩具拆开、分解。他们发现，玩具里密密麻麻
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这
就验证了他们此前的探索。

当时中国没有计算机，在计算大量核潜艇
的数据时，他们拿的是算盘。拿算盘算数据很
容易有人工误差，他们就3个组一起打算盘，大
家算出来数据一样，这个数据就可以采纳，如
果都不一样，就要重算。

他们还找来老木匠，按1:1的比例，花了几
年的时间，敲敲打打，用木头造出了一个巨大的
核潜艇模型，这个模型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宛
如一个木质超级玩具。黄旭华们还想出了更

“土”的办法——磅秤称设备。为了确保潜艇的
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黄旭华要求，所有
拿到船上的设备、管线都要过秤，登记在案，即
使是船体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登记。他还要求
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逐一
检查，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靠着这种“斤斤计
较”的土办法，最终，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
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黄旭华后来回忆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
下，同志们没有任何怨言。为的是什么？是不
受别国的核讹诈。凭的是什么？是强烈的爱
国心和民族自尊心。

黄旭华的一生有3个名字：黄绍强、黄旭华
和黄旭东，一次是改名，一次是化名。

2 月 7 日，王艳明向记者提供了一份黄旭
华手迹材料：1939年，15岁的黄绍强改名为黄
旭华。当年，这个还叫黄绍强的少年，取义“旭
日荣华”，改名“黄旭华”，在苦难的中华，怀揣
一腔“民族如旭日东升般崛起”的报国梦想，一
路走来。

2 月 7 日，华中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赵耀向记者回忆，
早在1990年，黄老就在学校的露天电影院为几
千名学生作过报告，讲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将
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的经历，这让很多学生
受益匪浅，印象深刻。记者翻看《华中理工大
学周报》当时的报道，黄旭华的名字为“黄旭
东”，这是他的化名。

三四个月沾不到一滴油，隐姓埋名
30年，“冒险”亲自参与深潜实验，他为
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最宝贵的青春与心血

“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需要，把自己的人
生志向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2018 年 4
月17日，中央党校迎来了125位新当选的两院
院士，他们是国家科技的中流砥柱。在这特殊
的学习周里，92 岁高龄的黄旭华院士现场授
课。当满头银发的黄旭华院士踏入会场，雷鸣
般的掌声瞬间响起。

最早搞核潜艇研究时，在条件极为艰苦的
葫芦岛，只有两幢三层小楼，供设计人员办公的
位置都不够。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有些人总
在出差，就把他们的桌子搬到外面去堆着，其余
人在室内设计，等出差的人回来，再把另外一些
人的桌子搬出去，如此移动式办公。黄旭华和
他的同事们常常是三四个月沾不到一滴油。他
们的居住地一年刮两次大风，一刮近半年。

为了不泄露国家机密，他淡化了与亲朋好
友的联系。家里人和黄旭华之间的联系，仅仅
通过一个海军的信箱。他会每月从工资里拿

出10块、20块钱寄回去。父母多次写信，问他
在哪个单位工作，做什么工作，他都避而不
答。父亲病重的时候，他没能回家看护。父亲
病逝时，黄旭华也未能回家奔丧。父亲至死也
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是
在干什么工作。

隐姓埋名 30 年，家人屡有埋怨、不理解。
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
养育他的父母。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
刊登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描写中国
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提到了“黄总设计
师”和“他的妻子李世英”，黄旭华隐秘30年的
经历才渐渐显露于世。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给
广东老家的母亲。母亲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
遍，满脸泪水。她知道，“黄总设计师”的爱人李
世英是她的儿媳妇，“黄总设计师”肯定就是她
的儿子。她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
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新型号潜艇的研制包括核潜艇和常规动
力潜艇，最后都要接受极限下潜深度和水下全
功率、全航速航行试验和考验。任何一个细小
结构，焊接质量或设备、管道、阀门承受不了海
水压力，都有可能造成艇毁人亡的悲剧。1963
年，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设计极限深度
300 米，但在深潜试验还不到 200 米时就沉没
海底，艇上100多名参试人员无一生还。

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首制艇，没有一件
设备、仪器、材料来自国外，全是国内生产。这
艘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白手起家研制
出来的核潜艇，能否顺利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
史上第一次深潜试验大关？参试人员心中无
底，思想波动较大。个别人给家里写了信，说
要出去执行任务，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一
些未了的事请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宿
舍里有人哼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歌：“也许我
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
开……”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带着这样沉重的思想包
袱去执行极限深潜试验是危险的。

黄旭华对他们说：《血染的风采》是一首很
美、很悲壮的抒情歌曲，我也喜欢，作为一名战
士，随时随地准备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献身，
这是战士的崇高品德。但是，这次深潜任务绝
不是要我们去“光荣”，准备去牺牲，而是要我
们把试验数据一个不漏的、完完整整地拿回
来，我们要唱的不是《血染的风采》，而是“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样威武雄壮满怀信
心的进行曲。

黄旭华后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决定和
大家一道下潜做试验，共同完成深潜试验任
务。好多人劝我，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
的岗位是坐镇在水面指挥艇上，何必下去冒这
个险！我说，我下去不仅可以稳定人心，更重
要的是在深潜过程中，万一出现不正常现象，
可以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故扩
大。我是总师，正因为危险，我更要亲自下
潜。我不仅要为这艘艇的安全负责，更要为这
艘艇上100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在此之后，“总师”参加深潜成为惯例。

不愿做“核潜艇之父”，愿做啦啦队队
长，向科研、科普、教育机构捐献自己的奖
金逾2000万元，不仅是他淡泊名利，他
更乐见核潜艇事业和国家科研后继有人

作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群众
尊称黄旭华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黄旭华不
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
该做的工作，如果一定要给这个工程找出“父亲”
的话，那么所有参加者都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2019年9月29日，黄旭华被授予“共和国
勋章”。面对国家最高荣誉，他说：“我们核潜
艇，是核反应堆、导弹和潜艇三位一体的有机
结合，技术非常复杂。这个工作牵涉到我们国
家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多个工厂、研
究所、院校，是一个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一
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当中一个成员，
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仅仅是作为一个代表，
来领受这个荣誉而已。”不愿做“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却乐于做一名啦啦队队长。

1988 年，黄旭华卸甲，接力棒交给年轻
人。核潜艇研制后继有人，黄旭华功不可没。
如今，我国新一代核潜艇研制担纲者正是黄旭
华带出来的年轻人。在年轻人面前，黄旭华给
自己的定位是“场外指导”和“啦啦队”。他说：

“研究核潜艇不容易，我一直在各种会议和场
合给年轻人鼓劲、加油。在技术上，我觉得要
放手，让年轻人大胆去干，要培养他们独立思
考的能力。”

“3年前，我曾有幸获得‘黄旭华奖学金’的
资助，而今也效仿黄老走上国防科研的道路。”
2月7日，正在上班的陈强惊闻黄旭华逝世的
消息后悲痛难抑，久久难平！陈强是上海交通
大学2022届毕业生，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工作。

2020 年底，上海交通大学 1949 届校友黄
旭华将其在2019年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相关奖金捐赠给母校，设立“黄旭华奖学
金”，用于激励优秀毕业生积极投身祖国国防
军工事业。

黄旭华不仅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赠，他
还曾捐资1100万元设立“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
基金”，资助青年科研人员。他说：“科学家的价
值在于推动人类进步，而非个人名利。”多年来，
黄旭华一直支持国家科教事业。他先后向科研、
科普、教育机构捐献自己的奖金逾2000万元。

在武昌区中山路小学紫阳校区，“黄旭华
院士科技教育中心”挂牌成立了两年多。2月7
日，该校教师张帆向记者回忆孩子们与黄旭华
见面时的场景，孩子们问黄爷爷：“你们在荒岛
上不想家人吗？”黄爷爷回答：“我们也是有血
有肉的男儿，谁不想家呀！但是为了国家的强
大，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别无选择。”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代表黄旭华在仪式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丁海涛 摄

年轻时的黄旭华。 2019年，黄旭华院士与武昌区中山路小学师生
面对面交流后合影。

1988年3月4日，黄旭华在辽宁葫芦岛与潜艇合影。


